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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印度三果浆的传入及其影响

杨崇仁∗ꎬ 张颖君

(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ꎬ 昆明 ６５０２０１ )

摘　 要: 三果浆(三勒浆)为源于印度的传统果药剂ꎬ由使君子科植物诃子和毛诃子ꎬ以及大戟科植物余甘

子等三种植物的果实为原料制作而成ꎬ是著名的藏药基础方ꎬ也是印度阿育吠陀传统药中使用频率最高的

代表方剂ꎮ 三种植物同时录入«中国药典»ꎬ余甘子列入我国药食两用植物目录ꎮ 中古时期ꎬ三果浆随着中

外文化的频繁交流及丝绸之路的开通传入中国ꎬ而今只在古代文献中留下蛛丝马迹ꎮ 近年来ꎬ随着对民族

医药的深入研究与开发利用ꎬ对藏药三果浆的研究有越来越多的报道ꎮ 该文运用民族植物学和人类文化学

相结合的理论与方法ꎬ以及历史植物地理学的调查研究ꎬ对古籍文献进行了梳理ꎬ并考证了其植物基源ꎬ以

期探讨三果浆传入我国的路线和时期ꎮ 结果表明:三果浆主要由古代栗特商人带入我国中原地区ꎬ并且随

着佛教的东向传播而传入的时间更早ꎮ 同时ꎬ在藏族地区ꎬ古代中国西藏象雄王国与古印度的原始交流ꎬ也

是三果浆传入的途径之一ꎮ 三果浆的基源植物在不同地区有一定的差异和替代品ꎬ主流原料则均为诃子、

毛诃子和余甘子ꎬ三种基源植物在我国均有分布ꎮ 如今ꎬ三果浆作为藏医药瑰宝在我国逐渐普及ꎮ

关键词: 民族药ꎬ 三果浆(三勒浆)ꎬ 丝绸之路ꎬ 诃子ꎬ 毛诃子ꎬ 余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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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果浆(三勒浆)为源于印度的传统果药剂ꎬ
由使君子科植物诃子和毛诃子ꎬ以及大戟科植物

余甘子等三种植物的果实为原料制作而成ꎮ 在公

元前 １５００ 年的古印度阿育吠陀医学主要论著«遮
罗迦集» 和«妙闻集» 中已记载了三果浆 (陈明ꎬ
２０１４)ꎮ 中古时期ꎬ随着中外文化的频繁交流和西

域饮食文化的传入ꎬ三果浆作为从丝绸之路传入

中土之珍品被认识和接受ꎬ盛唐时期曾风行一时ꎬ
宋元以后逐渐淡出中国社会ꎬ而今只在古代历史

文献中留下蛛丝马迹ꎮ 近年来ꎬ随着对民族医药

的深入研究与开发ꎬ对藏药三果浆的研究有许多

报道ꎮ
本文应用民族植物学和人类文化学相结合的

理论与方法ꎬ以及历史植物地理学的调查研究ꎬ对
古籍文献进行了梳理ꎬ并考证其植物基源ꎬ理顺源

流ꎬ以期探讨三果浆传入的路线和时期ꎬ以及三果

浆对我国文化的影响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本草考证

通过对照藏药古本记载和藏药植物资源资

料ꎬ对三果浆的主要基原植物诃子、毛诃子和余甘

子ꎬ进行对比和名称、产地、真伪、性味功用等方面

的考证ꎬ并与藏药标准中的基源植物和药材进行

比较ꎬ分析其异同ꎮ
１.２ 古籍文献研究

运用民族植物学和人类文化学相结合的理论

与方法ꎬ以及历史植物地理学的调查研究ꎬ查阅了

与三果浆相关的古籍文献和资料ꎬ对这些文献资

料进行梳理和比较分析ꎬ考证和探讨三果浆传入

中国的路线和时期ꎬ以及对我国文化的影响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三果浆及其植物基源

三果浆是古代印度的传统果药饮品ꎬ是由诃

梨勒(诃子)、毗梨勒(毛诃子)、庵摩勒(余甘子)
三种果实制成的饮料ꎮ 在印度阿育吠陀传统医药

文化中ꎬ三果是最著名的常用药物之一ꎬ也是日常

食用的果品和咀嚼料(陈明ꎬ２０１２ꎬ２０１４)ꎮ 诃子、
毛诃子和余甘子在唐朝时期均已载入 «新修本

草»ꎬ元代«食物本草»中也收录了“三勒”ꎮ «中国

药典»同时收载了诃子、毛诃子和余甘子分别做药

用ꎻ由三果组成的藏药三果汤ꎬ又名哲布松汤ꎬ是
藏药中最常见的基础方ꎬ也是印度阿育吠陀传统

医药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代表方剂 ( 杨 继 家 等

２０１２)ꎮ
２.１.１ 诃子　 诃子(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ｃｈｅｂｕｌａ)为使君子科

榄仁树属乔木ꎬ分布于热带亚洲ꎬ包括尼泊尔、中
南半岛、马来西亚、印度、缅甸ꎬ以及中国云南西南

部(德宏、临沧)ꎬ主产喜马拉雅南坡(吴征镒等ꎬ
２００３)ꎬ又称诃梨、诃黎、诃梨勒、诃黎勒、诃药勒、
克地老和咳地佬(云南腾冲)等ꎮ 梵文 ｈａｒｉｔａｋｉꎬ火
罗语 ａｒｉｒａｋꎬ波斯语 ｈａｌｉｌａꎬ阿拉伯语 ｈａｌｉｌａｊꎬ ｉｈｌｉｇａｔꎮ
在三果中ꎬ诃子是使用频率最多的药物 (陈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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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ꎮ
诃子在丝绸之路沿线、以及吐鲁番和敦煌出

土的药方残片中大量出现ꎬ是西域药物市场的热

销货ꎬ按粒记量ꎬ较为贵重(陈明ꎬ２０１４)ꎮ 诃子同

时也是佛教僧尼自备的常用药ꎬ为佛医的常用药

物ꎬ在佛经中常有记载ꎮ 汉译佛经将 ｈａｒｉｔａｋｉ 译作

“呵梨得枳”ꎬ称 “此果为药ꎬ功用至多ꎬ无所不

入”ꎮ 诃子随佛教的传播ꎬ秦汉时期已传入我国ꎬ
东汉张仲景著的«金匮要略» (２１９ 年)和晋代嵇含

著«南方草木状»(３０４ 年)均有记载ꎮ 在广东的寺

院中ꎬ种植有引入的诃子ꎮ 诃子炮制在中医典籍

亦多有记载ꎬ并载入«中国药典»ꎬ但中医方剂和配

方使用不多ꎬ未列入中药材大品种ꎮ 在 ２０１２ 年版

国家基本药物名录中ꎬ诃子肉排名 １０２ꎬ仅在 ４ 种

中成药中出现(杨崇仁等ꎬ２０１６)ꎮ
诃子为著名藏药ꎬ藏名 ａ￣ｒｕ￣ｎａꎬ汉译名阿如

热、阿肉拉(杨竞生ꎬ２０１７)ꎮ «月王药诊» «四部医

典»等古代藏医药典籍均有记载ꎮ 藏族史诗«格萨

王传»中有“征服四百种疾病时ꎬ柯子来做药中王”
的记载ꎮ «四部医典系列挂图»将诃子分为那木加

诃子、布木吉镇诃子、稍西诃子、都孜诃子、吉合迈

诃子、排西诃子、格木保河诃子等种类ꎬ可能是因

来源不同ꎬ或果实成熟度与加工方法不同所致

(Ｙｕｒｉ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２ꎻ 杨竞生ꎬ２０１７)ꎮ 藏青果(西青

果)系诃子未成熟的幼果用水烫后晒干的产品ꎮ
诃子 的 变 种 绒 毛 诃 子 (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ｃｈｅｂｕｌａ ｖａｒ.
ｔｏｍｅｎｔｅｌｌａ)及同属植物银叶诃子( Ｔ. ａｒｇｙ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在云南代诃子入药ꎮ 变种绒毛诃子亦收录于«中

国药典»中ꎬ用作诃子ꎮ 西藏南部墨脱有将杜英科

植物滇北杜英(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ｂｏｒｅａｌｉ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的果

实作诃子用的(张宇等ꎬ２０１９)ꎬ维吾尔民族药用恒

河诃子(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ｃｈｅｂｕｌａ ｖａｒ. ｇａｎｇｅｔｉｃａ)作药用ꎮ
２.１.２ 毛诃子　 毛诃子(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ｂｅｌｌｉｒｉｃａ)与诃子

同属于使君子科榄仁树属ꎬ 分布于东南亚热带地

区ꎬ主产于印度、斯里兰卡、马来半岛和中南半岛、
缅甸、老挝等地ꎬ是中国云南南部热带季雨林的常

见上层树种(吴征镒等ꎬ２００３)ꎮ 毛诃子与诃子的

主要区别在于果实密被锈色绒毛ꎮ 毛诃子是分布

广泛而多变异的多型种系ꎬ有具腺毛诃子 ( Ｔ.
ｂｅｌｌｉｒｉｃａ ｖａｒ.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ａ) 和月桂诃子 ( Ｔ. ｂｅｌｌｉｒｉｃａ

ｖａｒ. ｌａｕｒｉｎｏｉｄｅｓ)等变种ꎮ 毛诃子别名:毗梨勒ꎻ梵
文 ｖｉｂｈｉｔａｋａꎬ ｂａｈｉｒａꎻ孟买语 ｂａｈａｄａꎬ ｖａｈｅｌａꎻ泰米尔

语 ｔｂｎｒｉｋ￣ｋｂｙꎻ 泰 卢 固 语 ｔｂｎｄｒａ￣ｋｂｙａꎻ 孟 加 拉 语

ｂａｈｅｒｂꎬ ｂｏｈｏｒｂꎻ印地语 ｂｈａｉｒｂꎬ ｂａｈｅｒａꎬ ｂａｒｉｂꎻ旁遮

普语 ｂａｈｉｒａｈꎬ ｂａｈｉｒａꎬ ｂａｈｅｒａꎮ 汉译佛经称为“鞞醯

得枳”或“毗鞞得迦”(陈明ꎬ２０１４ꎻ杨竞生ꎬ２０１７)ꎮ
毛诃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国ꎮ «证类本草»

«新修本草»ꎬ以及«南方草木状»均有记载ꎬ认为

其功用与诃子和余甘子相同ꎮ 毛诃子是藏药常用

药物ꎬ藏名帕孺拉(ｐａ￣ｒｕ￣ｒａ￣)(杨竞生ꎬ ２０１７)ꎮ 西

藏南部墨脱称为巴如热 ( ｂａ￣ｒｕ￣ｒａ)ꎬ并将毛果柿

(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ｅ ) ( 柿 树 科 ) 和 南 酸 枣

(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漆树科)的果实作毛诃

子的代用品(张宇等ꎬ２０１９)ꎮ 作为藏药配方药物ꎬ
毛诃子也收载于«中国药典»中ꎮ
２.１.３ 余甘子 　 余甘子(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为大

戟科叶下珠属植物(按新的 ＡＰＧ 系统ꎬ已归入叶

下珠科)ꎬ广泛分布于热带亚洲ꎬ常见于西亚、南亚

以及东南亚各地ꎬ印度和中国分布最广ꎮ 我国长

江以南从西南至东南沿海地区均有分布ꎬ包括中

国的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海南、台
湾等ꎮ 中国云南常见于海拔 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 ｍ 山区ꎬ
特别是干热河谷两侧的疏林和山坡向阳坡地ꎬ有
的地段形成优势灌丛或小乔木林居群(吴征镒等ꎬ
２００３)ꎮ 余甘子是分布辽阔ꎬ变异性大的多型性物

种ꎬ其生态型既有灌木ꎬ也有乔木ꎻ结实多少和果

实性状大小与其生态环境和树龄密切相关ꎬ而性

状特征趋同性明显ꎮ
余甘子又名滇橄榄、馀甘、榆甘子、喉甘子、油

柑、油柑子、牛甘子、橄榄、土橄榄、鱼木果、望果

等ꎻ由印度名翻译来的译名有庵摩勒、阿摩勒、阿
没勒、庵磨罗、庵摩落迦、阿摩落迦、阿末罗果(大

唐西域记)等ꎮ 印度各地称呼不一ꎬ梵语 ａｍａｌａｋａ
( ａｍａｒａ 为 芒 果 )ꎬ ａｍｌａｋｉꎬ ｄｈａｔｒｉꎬ ｄｈａｔｒｉｐｈａｌａꎬ
ａｄｉｐｈａｌａꎻ北印度语和孟加拉语 ａｍｌａꎻ印地语 ａｏｎｌａꎻ
泰 卢 固 语 ａｍａｌａｋａｍｕ 和 ｕｓｉｒｉｋａｉꎻ 旁 遮 普 语

ａｍｏｌｐｈａｌꎻ孟买语 ａｖａｌｋａｔｉꎻ泰米尔语 ｎｅｌｌｉꎻ古吉拉特

语 ａｍａｌｉꎻ此外ꎬ孟加拉语 ａｍｌｂꎬ ｂｍｌａｋｉꎻ尼泊尔语

ａｍｌａꎻ伊朗语 ａｍｕｌｅｈꎻ波斯语 ａｍｏｌａꎬ ａｍａｌａꎻ英语

Ｉｎｄｉａｎ ｇｏｏｓｅｂｅｒｒｙꎮ 译名庵摩勒、阿摩勒、阿没勒和

６３３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庵磨罗ꎬ可能来源于北印度语和孟加拉语ꎻ汉译佛

经译作庵摩落迦、阿摩落迦和阿末罗果ꎬ可能来源

于梵语(陈明ꎬ２０１４)ꎮ 余甘子为常用藏药ꎬ藏语称

究孺拉(居如热、久孺拉、居如拉) ( ｇｙｕ￣ｒｕ￣ｒａꎬ ｊｕ￣
ｒｕ￣ｒａꎬ ｓｋｙｕ￣ｒｕ￣ｒａ)(杨竞生ꎬ２０１７)ꎮ 西藏南部墨脱

有将刺苞省藤(Ｃａｌａｍｕｓ ａｃａｎｔｈｏｓｐａｔｈｕｓ) (棕榈科)
的果实作余甘子的代用品(张宇等ꎬ ２０１９)ꎮ

余甘子在印度传统医药生命吠陀中占有重要

地位ꎬ是印度神话中的仙药ꎬ也是印度医药中使用

频率最高的药物之一ꎬ以及妇女和儿童医疗保健

常用的药物(杨崇仁ꎬ２０１８)ꎮ 在印度医典«医理精

华»中含有庵摩勒的药方非常多ꎮ «耆婆书»残卷

收录的 ９０ 个药方中用庵摩勒的 ２５ 个方(陈明ꎬ
２０１４)ꎮ 余甘子随佛教和三果浆传入中国ꎬ在历代

本草典籍中多有记载ꎬ并载入«中国药典»ꎮ 中国

南部地区民族民间长期使用本地产的余甘子保健

消炎ꎮ 目前ꎬ余甘子已列入我国药食两用目录ꎬ多
用为健康产品的原料(杨崇仁等ꎬ２０１６)ꎮ 自古以

来ꎬ中印双方均将余甘子作为长生果药用于保健ꎬ
具有惊人的一致性(陈明ꎬ２０１４)ꎮ
２.２ 三果浆考源

２.２.１ 三果浆源于古印度 　 三果浆是古印度医典

中最常用的神效果药浆ꎬ其得名来自印度文化ꎮ
汉译佛经的三果名是梵语 ｔｒｉｐｌａｔｅ 的意译ꎬ即三种

果药(ｍｙｒｏｂａｌａｎｓ)ꎮ 这三种果药分别为诃梨勒、毗
梨勒和庵摩勒ꎮ 三勒浆的名称则是来自波斯ꎬ勒
是吐火罗方言中这三种水果各自名称的最后一个

音节(陈明ꎬ２０１４)ꎮ 吐火罗语是中亚印欧语系语

言(Ｅｄｗａｒｄꎬ２００５)ꎮ 波斯语中ꎬ与诃梨勒、毗醯勒、
庵摩勒对应的词分别为 ｈａｈｌａꎬ ｂａｌｉｌａꎬ ａｒｅｏｌａꎬ有相

同的结尾音节 ｌａꎮ 汉语中的三勒可能来自受吐火

罗语影响的波斯语词ꎬ均与波斯文化有密切关系ꎮ
古代印度的果浆品种繁多ꎬ不同种姓使用的

饮品也不相同ꎮ 三果浆是不含酒精的饮料ꎬ佛教

兴起后ꎬ属于佛教之尽形寿药的果药类ꎬ为印度僧

人用于疗病和养生的常备饮品ꎬ僧人念经喉口干

时服用ꎬ可润喉生津止咳和提神醒脑ꎮ 在佛教经

典律典中有许多关于三果的记载ꎮ 在密教文献

中ꎬ三果浆作为仪轨用物ꎻ不空译«文殊师利菩萨

根本大教王经金翅鸟王品»云“以安悉香酥ꎬ和三

果浆ꎬ烧念诵ꎬ一切人皆敬爱”ꎻ«大佛顶广聚陀罗

尼经»卷 ２ 用三果配制延年方ꎻ«千手千眼观世音

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用三果配制

眼药ꎮ 三果浆可作为原料配制各种饮品和食品:
«遮罗迎本集»中有三果长年方、三果煎、三果酥、
三果散、三果油、三果酒、三果糖浆等ꎻ«妙闻本集»
中也有三果酥ꎻ«八支心要方本集»中有三果长年

方、三果酥和大三果酥ꎻ«善见律毗婆沙»卷 １１ 提

及稣毗罗浆ꎬ在三果的基础上添加多种药食制成ꎬ
是五世纪或以前佛教寺院配制的常用药浆ꎬ被誉

为诸药中第一ꎮ 此外ꎬ三果汁还可以作为染料染

制僧衣(陈明ꎬ２０１４)ꎮ
三果浆(三勒浆)既是清凉可口的果汁露ꎬ也

是治疗腹泻、咳嗽等疾病和增强体质的常用果药ꎮ
晚唐时期韩鄂编撰的«四时彙要»记述了三果浆的

制作:“造三勒浆ꎬ诃黎勒、毗黎勒、庵摩勒ꎬ已上并

核用ꎬ各三大两ꎬ捣如麻豆大ꎬ不用细ꎬ以白蜜一

斗ꎬ新汲水二斗ꎬ熟调ꎬ投干净五斗中ꎬ即下三勒

末ꎬ搅合匀ꎬ数重纸密封ꎮ 三、四日开ꎬ更搅ꎬ以干

净钵拭去汗ꎬ候发定即止ꎮ 但密封ꎮ 此月一日合ꎬ
满三十日即成ꎮ 味致甘美ꎬ饮之醉人ꎬ消食下气ꎮ
须是八月合即成ꎬ非此月不佳也”ꎮ
２.２.２ 三果浆传入中国

２.２.２.１ 栗特商人将三果浆传入中国　 古印度的三

果浆沿东西方向传播ꎬ西至阿拉伯、波斯及罗马ꎮ
古印度与波斯的交流早于与中国的交流ꎮ 中古时

期ꎬ中亚和南亚伊斯兰化ꎬ三果浆为无酒精饮料ꎬ
适合伊斯兰教义ꎮ 古代波斯为阿拉伯大食王国ꎬ
保持着食物疗法的传统ꎬ三果浆既能入药ꎬ也能作

浆ꎬ且不含酒精ꎬ由于三果浆饮料颇受欢迎ꎬ因此

在中亚地区流行ꎬ成为阿拉伯文化产物ꎮ 丝绸之

路开通后ꎬ波斯是印度与中国交流的中转站ꎬ三果

浆入唐的途径虽史无明载ꎬ东向传播途中ꎬ在于

阗、吐蕃、敦煌等地均留下许多遗迹ꎬ在已出土的

文物残卷中有不少的记载(陈明ꎬ２０１４)ꎮ 三果合

用入药方ꎬ不仅在印度本土医药古籍ꎬ而且在丝绸

之路的胡方中亦常见ꎮ
“赤脚波斯入大唐”ꎬ三果浆最早为胡人进献

的贡品ꎮ 隋唐时代进入中原的胡人或波斯人ꎬ大
多是栗特商人ꎮ 栗特人是生活在中亚阿姆河与锡

７３３３ 期 杨崇仁等: 古代印度三果浆的传入及其影响



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的古老民族ꎬ属于伊

朗文化系统ꎮ 在地处欧亚大陆、东西往来的主要

干道上ꎬ栗特人是善于交往和贸易的民族ꎮ 四世

纪初ꎬ栗特商人已在丝绸之路上形成了贸易网络ꎬ
中古时代栗特人长期控制着东西方的贸易(荣新

江ꎬ２０１４)ꎮ 栗特商人带有伊朗和中亚的文化特

点ꎬ经营香料、药物、珠宝和贵金属等ꎬ丰富了中国

社会的物质文化ꎮ 他们有的还代表西域各国ꎬ向
朝廷和官员贡献礼物ꎮ 三果浆作为珍贵的礼品和

商品ꎬ被栗特商人带入中原地区ꎮ 古印度的三果

浆在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下ꎬ进入中国并改称为三

勒浆(陈明ꎬ２０１２)ꎮ
隋唐之际栗特商人进入中国被称为胡商或波

斯人ꎬ他们在漫长的商路上跋涉ꎬ跨越不同的地域

和文化ꎬ将三果浆从西域传入中国ꎮ 作为珍贵的

贡品ꎬ三果浆被献给隋唐宫廷和达官贵人ꎬ成为异

域文化的代表ꎬ以及与葡萄酒媲美的类酒ꎬ流行于

上层社会ꎮ “河汉之三勒浆”是唐代皇室御用的外

来高端珍稀佳酿ꎮ 三果浆时兴一时ꎬ曾有唐代宗

用三果浆宴请大学士的故事ꎮ 三果浆及其制作方

法由胡商从波斯传入ꎬ因此中古时期有三果浆“法
出波斯”之说ꎮ 作为异域饮品的代表ꎬ三果浆成为

唐代皇家贵族和上层社会炫耀的外来高端珍稀佳

酿(陈明ꎬ２０１２)ꎮ
２.２.２.２ 三果浆随佛教传入中原 　 如前所述ꎬ“三

果”经由佛教传入中国的时代ꎬ要早于波斯商人传

入三勒浆数百年ꎬ在佛经中多有记载ꎮ 汉译«孔雀

王咒经»及其对应的«梵文孔雀明王经»中可以找

到对应“三果”的词语为 ｔｒｉｐｈａｌｉꎮ 六朝的汉译律典

«毗尼母经»中出现治病所需的“三果:呵梨勒、毗
醯勒、阿摩勒”之名ꎮ 三果浆成为中土寺院秘制的

珍贵健康饮品ꎮ “能煎此味”的僧人倍受尊敬ꎬ士
大夫“争投饮之”(陈明ꎬ２０１４)ꎮ 三果作为佛教圣

药甘露丸的原料ꎬ成为佛教仪轨的重要贡品ꎮ 后

世由于三果原料不易得到ꎬ这一寺院饮品文化逐

渐流失ꎬ而一些寺院则作为秘传药方珍藏ꎮ
２.２.２.３ 三果浆传入西藏 　 近年的考古发现ꎬ吐蕃

之前的象雄王国是西藏最早的文明中心ꎮ 象雄王

国是西藏西部的松散游牧部落联盟ꎬ在公元前四

世纪到公元七世纪创造了约一千年的古代西藏灿

烂文明ꎮ 藏北高原辽阔的天然牧场和因流动而迁

徙的部落ꎬ促进了象雄与周边地区的交往和商业

联系ꎮ 象雄创造了最早的文字ꎬ是藏文的前身ꎮ
象雄是雍仲苯教的发源地ꎬ苯教逐渐与佛教融合ꎬ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ꎮ 象雄的原始医药是

藏医药的前身(石硕ꎬ１９９４ꎻ张云和石硕ꎬ２０１６)ꎮ
早期藏医药典籍«月王药珍»和«四部医典»继承

了象雄雍仲苯教医药学传统ꎬ记载了三果和三果

浆ꎬ称其“主治瘟疫、紊乱热症、促使热症成型”ꎮ
在象雄早期族群的原始宗教交流中ꎬ雍仲本教就

与印度原始宗教有联系ꎬ三果浆可能通过喀喇昆

仑山山口ꎬ经印度西北部克什米尔、拉达克和巴基

斯坦ꎬ从古印度直接传入古西藏象雄王国族群ꎬ并
在早期藏医药中应用ꎮ 现代藏语称三果浆为“哲

布松”ꎬ不称为三勒浆ꎬ说明三果浆是直接从印度

进入的(张云ꎬ２０１７)ꎮ 三果浆是藏医药的重要药

物ꎬ三果浆及以三果为基本原料的制剂受到重视ꎬ
并在内地逐渐普及ꎮ 我国药典已收载三果浆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藏药ꎬ第一

册»(２０１５ 年版)ꎮ
２.２.３ 三果浆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唐以后ꎬ三果

浆曾一度走下庙堂ꎬ受众人群逐渐广泛ꎮ 海上贸

易扩大了进口ꎬ三果浆制造亦曾兴起一时ꎮ 五代

至宋以降则仅记载于历史文献中ꎮ 元代阿拉伯饮

食文化流行ꎬ三果浆因再次成为元朝贵族阶级的

时尚饮品而一度重现世间ꎮ 但此后ꎬ三果浆作为

真正的饮品却昙花一现ꎬ再也没有出现过了ꎮ
三果浆以果饮著称于世ꎬ极少入药作浆ꎬ故传

统中医古籍记载无多ꎮ 孙思邈在“麇角丸方”的服

法中以“空腹取三果浆以下之”ꎬ将三果浆作为药

引而用之ꎮ 三果浆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仅留下了

历史的记忆ꎮ
三果浆时兴一时ꎬ从唐宋文人留下的诗词中

可见一斑ꎮ 初唐诗人沈诠期有“仙人六膳调神鼎ꎬ
玉女三浆捧帝壶” 的诗句 («嵩山石淙侍宴应

制»)ꎮ 清陈元龙辑«格致镜原» 引杨慎«升斋外

集»云“唐代宗以三勒浆赐太学诸生ꎬ其光色灼灼ꎬ
如蒲桃桂醑ꎬ味则温馨甘滑”ꎮ 描述了三勒浆在宫

廷和王公贵族中享用盛况ꎮ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有

“居易每十斋日在会ꎬ常蒙以三勒汤代酒也”之句ꎮ

８３３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３　 讨论与结论

三果浆逐渐从中国社会淡出ꎬ未能在民间广

泛流行ꎬ与我国人们的品饮习惯以及自古以来的

中国酒文化有关ꎬ也与三果浆的三果原料产于热

带地区以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易收全有关ꎮ 三

果浆随着佛教传播ꎬ远渡日本ꎬ至今在日本正仓院

仍然保存着三果的三种药材ꎮ
三果浆除了在藏族地区直接从印度传入以

外ꎬ主要从印度传入阿拉伯后经丝绸之路进入中

国ꎮ 三果浆在我国少数民族医药中亦有应用ꎬ如
在维吾尔族、蒙古族、回族、羌族、门巴族、珞巴族、
布朗族、佤族、傣族、壮族ꎬ以及朝鲜族等民族医药

中的应用ꎬ显然是受到藏族医药文化的影响ꎮ
三果浆主要由古代栗特商人带入中原ꎬ同时

随着佛教的东向传播而传入我国ꎬ且时间更早ꎮ
在藏族地区ꎬ古代西藏象雄王国与古印度的原始

交流ꎬ是三果浆传入的主要途径ꎮ 三果浆的基源

植物在不同地区存在一定差异和替代品ꎬ但主流

原料则均为诃子、毛诃子和余甘子ꎬ三种植物在我

国均有分布ꎬ主产于热带地区ꎮ 随着我国对民族

医药的进一步重视和深入挖掘利用ꎬ三果浆作为

藏医药瑰宝在我国逐渐得到重新认识和普及ꎮ
謹 以 此 文 纪 念 藏 药 资 源 研 究 先 驱 杨 竞 生

先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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